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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诗诗

致府河
□马驹

府河

白天，府河被汽车的轰鸣碾压得无声无息
如果没有光的折射
你会无视它一河的清粼

夜里，一切归于平静，它开始跟你说话
那声音让你听得真切，格外迷人

月亮被它迷住，坠入河心
星星也在它的柔波里变得多情

那些栖息岸边的鸟儿
用喙在梦里啄食水珠
用府河的水清洗嗓音

如果那梦够美、够深
在薄雾笼罩的朝晨
青翠欲滴的鸟叫，会淹没府河的黎明

府河辞

府河水浅，不走船
涨水也不走

端午，有人来放纸船
可能是府河从未走过船
放船人的视线刚离开河面看向远处
纸船就被浪头打翻

放船人惴惴不安，即刻双手合十
低声呢喃
说了些什么，府河也没听见

府河谣

府河很浅，浅到能站立一群白鹭

浪花跟白鹭一样白，都像
雪山上飘来的一坨雪
漩涡卷着落叶，像白云般丝滑，又像蓑羽鹤般迅捷
星星掉进去，谁说那不是两岸的万家灯火
青蛙鼓起腮帮子的叫声
仿佛是在叫唤
我的童年

府河颂

已分不清，哪一滴是雪片化成的水
哪一滴是松针落下的露

一河的璀璨，让雪山俯身
成为缠绕天府的锦缎

过去漂木、漂牛、漂猪
现在，夜里漂星星，白天
漂浪花和白鹭

望江楼一线（加色照片）。摄于1928年

事
往往

天浴
□潘鸣

黄昏时分，我与朋友在旌湖
东岸一酒馆小酌。微醺，握手道
别。迈着略微绵软的步子，穿绕
湖滨绿茵花圃，拾级而上，登上
沱江桥。向西跨越这座石刻长
桥，再折岸上行，不远处即是居
家楼院。

时令正值初夏，此刻天空有
些异象。已过了傍晚 8 点，橙红
的日轮仍然黏在西边山峦不肯沉
坠，扇幅状夕光反射过来，天色似
乎比早一个时辰更加灼亮，呈现
一种决绝的辉煌。而北面，浓稠
的乌云正如巨型蘑菇蓬勃隆起，
转瞬就吞噬了多半天空，积雨云
团步步紧逼，以所向披靡的态势
包抄碾压过来。天边，云层深处，
隐有光焰倏尔一闪。

落雨了！起先是稀疏的筛
漏，转眼密匝起来，干燥的地面迅
速洇开斑驳水墨。桥路上步行和
骑车的人，显然都对突如其来的
变天没有防备。“大雨来啦，大雨
来啦！”人们惊慌失措，手忙脚乱，
纷纷以外衣、挎包或其他随手之
物胡乱遮挡，嘴里发出含义不明
的嗬嗬声，向大桥两端夺路狂奔。

我用双手护头，条件反射地
跟着别人奔突。才踉跄百来步，
已是气喘吁吁，双腿滞重如灌了
铅。狼狈之际，猛然转念：这是何
苦呢！不就是淋一场不期而遇的
雨水么。衣服浇湿了回家换一
套，鞋窝里灌了水倒出来晾干，毛
发肌肤受了凉浴缸里热水泡泡发
点汗，有啥大不了呢。这么一想，
人就松弛下来，不再企图逃避，步
履重回优哉游哉的节奏，在雨幕
中特立独行。

雷电仍然在遥远处敲着边
鼓，一场骤雨却蔚然大成。眯缝
眼睑仰面看天，乌黑云絮已不成
朵，天地一团混沌。雨线起初是
清晰的斜织，如密集的箭镞四下
弹射，激起路面千万朵晶亮水花；
平静的湖水被撩出一圈圈涟漪，
像有无数留声机唱片在摇曳旋
转。继而，劲风平地掠起，雨水的
线条随之曲扭、凌乱、互为纠缠，
千丝万缕再也理不清。先前喧嚣
的市声陷入喑哑，四面八方唯有
风雨的交响訇訇环绕。

我一步步在雨中穿行，开始
还觉着湿衣裹体的不自在，但这
很快就被丰富奇妙的感受所取
代。周遭一派纯粹的烟雨迷蒙，
日常咫尺可见可闻的挤搡、嘈杂、
艳媚、纷争纠葛、眼花缭乱，一时
都遁退消匿。大桥上伶仃的我，
浑身上下里外全被浇透，仿佛成
了茫茫世界一枚赤子，蒙受着浩

浩天水的沐浴。来自云空的甘
霖，替我洗濯肌肤上沾染的浮
尘，也清涤心灵上附着的蒙垢。
往日郁积的这样那样的小纠结
小挂碍，那一刻悄然清空，内心
溢满欢愉与安宁。身子一点一
点失重，整个人感觉有一种身心
完全打开的通透，一种濒临融化
的奇妙体验。

身为凡夫俗子，自己已经好
久没有这样纵情于与大自然的耳
鬓厮磨了？一轮又一轮春夏秋
冬，我与很多人一样，越来越忌惮
与天象和物候坦诚相向，越来越
疏远粗朴犷放的生活行举，越来
越不肯承受来自大自然的各种磨
砺。亘古时间长河里，先祖们依
顺天时地势，遵从四时更迭，与芸
芸众生坦诚相待，共戴同一时空，
毫无芥蒂地融入天地大化的怀
抱。随着星移斗转，上苍赋予人
类的野逸天性和粗粝坚韧的遗传
基因，被今人在进化变异中摒弃
殆尽。就连当年我们曾经习以为
常的原野垄上赤脚奔走、餐风饮
露的劳作和风雨兼程的忙碌，也
随着时过境迁，被尘封为不堪回
首的灰暗旧事。如今，托现代科
技的福，我们业已习惯用自动伞
篷和化学胶衣抵御雨滴的亲昵，
用涤纶面纱反光滤镜和化合防晒
霜拒绝阳光的抚慰，用固若金汤
的新建材屋宇和智能恒温设备阻
隔风霜雨雪的一次次拥抱与摩
挲。我们不再甘愿耗费脚力积跬
步以跋山涉水，一动身，就是汽车
火车飞机邮轮。我们生活得越来
越娇贵、慵懒、轻松、怡然。我们
以大千世界生物链的顶端者倨
傲，卓尔不群，睥睨众生。

与大自然的旷日疏离，沉溺
于过度的养尊处优，却让我们的
心灵和骨头越来越经不起自然
外力的叩击和丛林法则的挑战，
我们的颓废与懦弱一天一天潜
滋暗长，适应自然、抵御灾厄的
内在能量一点一点萎缩衰减。
如今，我们的软肋显而易见：动
辄就是皮肤过敏、消化不良、伤
风 感 冒 、神 经 衰 弱 、精 神 崩 溃
⋯⋯某种无声无形的病毒突然
降临，易如反掌就把亿万人抛入
灾难的漩涡，苦苦挣扎，无尽惶
惑⋯⋯

滂 沱 大 雨 ，来 得 猛 也 去 得
快。不知不觉间，云开雾散，气势
恢宏的变天，如一场“快闪”戛然
而止。天穹推开厚重的幕帘，空
灵而幽深。太阳终于西沉，一抹
暗红云霞余韵袅袅，几粒缥缈的
星子如萤火闪烁。

1950 年 6 月 16 日黎明，嘹亮的
军号从山城浮图关飞出，震落天际
睡眼惺忪的星星。我们列队于关
隘崎岖路上，向山城敬了个军礼，
转身向工地进发。“开路先锋”大旗
在晨风中猎猎，它是昨天成渝铁路
开工典礼大会上，贺龙司令员授予
我们军工筑路一总队的。此刻由
淮海战役战斗英雄张连长扛着。
我紧随其后。

沿途百姓看见我们这支部队
有点惊奇，右肩上扛着枪，左肩上
还扛着铁镐，有的还挑着装泥巴的
箢篼⋯⋯听说是去修铁路，大人小
娃高兴得拍巴巴掌。烈日下，军装
被汗水浸湿，老乡用木桶提来老荫
茶，用缸钵盛来冷苞谷稀饭。老荫
茶我们领情了，朝送苞谷稀饭主人
连连摆手，谢谢！部队有纪律，不
准吃老百姓的东西！想不到 2000
多年前孟子梦寐以求的“箪食壶浆
以迎王师”场景，今日得以实现，让
我难忘。

我跟随的这支筑路先遣部队，
是二野战军的精锐之师。许多战
士身上有挺进大别山拼刺刀的血
痕，有淮海战场肉搏的伤疤。他们
对我这个刚出军大校门的“学生
兵”颇为关照。烈日当头，树荫下
短暂歇息。张连长把肩上的旗帜
往地上一插，急忙跑来找我：孙参
谋，这几瓣大蒜给你。昨晚会餐找
炊事班要的。再往前进入山区没
有人家，口渴了只有用嘴巴接山沟

的流水，水不干净，嚼几瓣大蒜，免
得拉肚子。我打了个立正：谢谢张
连长！

部队抵达江津对面中渡街码
头，我有些疲惫。刚打算解开背包
伸下腰杆，总队参谋长派通信员来
喊我去他那里。他是师级干部，我
是小小排级见习参谋（见习期两个
月），他见到我不拿身份，开头一句
话就缩短了他和我的距离：是我找
你们军大刘政委把你要来的。我
和他是延安抗大同学，我要他帮我
选个能独立执行任务的参谋，他说
你合适。他一边夸你，一边又有些
舍不得！我怕他变卦，忙对他说就
孙贻荪。定了！

接着他给我布置具体任务：你分
配到直属二团，马上和张连长去沿线
架电话线，任务十分紧急！电话不
通，就无法和军区首长联系。据侦察
连报告，这一带时有土匪出没。成渝
铁路动工，他们会伺机捣乱。你是学
军事的，随时多留个心眼。

架线分成小分队进行。我和
张连长这个小分队，连同炊事员50
来号人，驻扎在长江边一个叫泥壁
沱的村落，这里十来户人家，背靠
大山，面临长江。架线的第四天也
是最后一天，一清早张连长和我商
量：今天全线贯通，又是端午节，加
上早先的伙食结余，够打顿牙祭
了。请房东去乡场上买些鸡鸭鱼
肉，晚上把房东请在一起聚个餐。
感谢他们这几天帮我们挑水送饭。

今天战士们格外兴高采烈。
过路的老乡见他们在崖壁上爬上跳
下，身轻如燕，驻足观看。我站在一
边，听见老乡们摆谈：这几天山里头
一长串的人影晃动，说是“棒老二”
哩。说者无心，我听者有意。

回到驻地，战士们把枪挂在
墙上，冲凉，准备聚餐。这时我想
起中午路边老乡说的话，多留了
个心眼，没有随大家一涌进屋，站
在院子外面，凝神四下观察。猛
然间，看见背后山梁上有个包白
帕穿长衫的中年人，急匆匆往山
下奔来，准确地说，是从山上跌跌
撞撞冲下来！肯定有情况，我快
步迎上去！

他气喘吁吁地说，山那边来了
一群土匪，一百多号人！我顾不上
向他道声谢，疾转身进屋里，不露
声色，向连长悄声附耳。连长马上
吹紧急集合哨：有土匪来袭，子弹
上膛，手榴弹拉开弦！准备战斗！

由于我们赢得了最宝贵 5 分
钟时间，战士们端起枪冲出去，给
土匪迎头痛击！战斗十分激烈！
连长乘胜追击，翻过山坳。我忙用
皮包机向参谋长报告，他说天黑
了，地势不熟，切勿穷追。我急忙
向天空连发两枚红色信号弹，命令
连长收兵。这是我和他事先商量
好的信号。

这夜泥壁沱像过节，灯火通
明。家家户户提来明晃晃的油壶
灯，依次悬挂屋檐下。大家围坐在
一起聚餐。有战士把前几天军区
会餐席上的每人 2 两酒，当时没有
舍得喝，从军用水壶里倒出来，举
杯共庆胜利！

泥壁沱的枪声，赢来铁路沿线
一片安宁！

西 南 军 区 通 报 嘉 奖 这 次 战
斗。我的参谋前面的“见习”二字，
由总队参谋长在大会上宣布取消，
破格晋升半级！

时光荏苒。成渝铁路通车 70
周年前夕，重庆铁路工务段党委书
记曾健康特地陪我重走成渝路，一
个天朗气清的上午来到泥壁沱，找
到当年老房东的下一代冷重明夫
妇，现在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他
们多次听父辈讲述当年这里发生
的战斗故事。冷重明领我们到门
外包谷地里，兴奋地用手边比画边
说：这里倒下一个土匪嘴啃泥，那
边倒下一个土匪四脚朝天⋯⋯

我和房东夫妇站在泥壁沱七
组 63 号前合影，这时汽笛长鸣，一
列火车从铁路上呼啸而过。汽笛
余音久久在天际萦绕，不肯散去，
莫非是对当年英勇战斗的勇士们
的深切怀念！

成渝铁路施工场面一角 据中新社

成都龙泉驿是我的家乡，是生
我养我的地方；是我奉献青春和儿
孙的地方；是花果满山的地方；是
平均每天都能生产出 3000 多辆汽
车的地方；是即将举办第31届世界
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主场馆之地！

一个古驿站，蝶变成大都市的
市区，不是亲见者是难以相信的！

记得 20 世纪 70 年代，我从教
师调到党政机关工作，那时的龙泉
驿，场镇居民只有 7000 多人，只有
一条“三里三”长的老街，街两边还
有很多吊脚楼。

这里虽然是成都市龙泉驿区
的首府所在地，却没有公园。老街
上的人们吃了晚饭，就只能到从街
上到山边宝狮口水库的一条碎石
公路上散散步。

最近十来年，党的关注民生、
关心老百姓福祉的精神落到了实
处，人们休闲的去处可多了。我下
楼出街往东，不到一百米，就是一
处小型休闲场所：高大的银杏树
下，好多条靠树安放的整洁有靠背
的长条坐凳，每天的白天和晚上都
有不少人在这里休息。这里处于
两条街路的交会处，也是风口处，
炎炎夏日，坐在这里拉家常，享受
习习凉风。

再往北百十米，中国银行门前
的坝子里，高大的树木下，有花台
和花台周围可供人坐的台沿；宽大
的坝子里每晚都有人在这里跳舞，
气氛活跃。斑马线一过，对侧又是
一处小型休息处所：数株高大的绿
叶树下，几处青石制成的自然形态
的石桌石凳，坐在那里，聆听着旁
边从假山上流淌入池的潺潺水声，
注目着地上萋萋芳草，静静地乐享
着那份清凉和清静。

再往北走一两百米，是龙泉有
名的奶牛广场：绿荫蔽日，柳丝飘
摇，池塘中红鲤漫游；池旁，专门辟
有一处稻田，每年都要栽上秧苗，但

成熟的稻谷不见收割，一串串黄澄
澄的稻谷全给纷至沓来的麻雀享用
了！麻雀在其间飞上飞下，啄食没
打农药的环保食品，那个乐呵，连人
都羡慕！入夜，蛙声阵阵，儿童游乐
处总是老少同乐，笑语声喧。

出街往南百米许，天立广场的
坝子宽敞整洁，坝中栽植的全是成
都市树——高大雄伟的银杏树。
跳舞的，逗小孩玩的，溜达的，入夜
就热闹非凡。

天立广场过马路，是向南向西
两条大型的绿化步道，各种树木像
一条绿色的长龙绵延伸向远处，是
人们集中散步、跳舞、打乒乓、打羽
毛球等的好去处。

从东到西的驿马河公园一期、
二期，特别是大运会主场馆的东安
湖体育公园都已开放，这些地方场
地开阔，设施完备，名木嘉卉，花草

繁茂，湖水碧波荡漾，鸟儿翩飞欢
鸣，更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我们时常前往。

那个“三里三”长的老街，已经
拓展为北京路、南京路、驿都大道、
航天大道、车城大道；已经建成皇
冠国际、东麓驿境、御岭春天、东山
国际、玺印上院、锦上城、艺锦湾、
金龙美景、龙府花园、怡和新城等
太多的一家比一家优美的住宅小
区；已经拥有吾悦广场、万达广场、
东方华大广场、沃尔玛、家乐福等
大型购物中心⋯⋯那个当年只有
7000 多居民却还有人想离开的地
方，如今已经住上 30 多万人口，成
了来了就不想走的地方！

专门为迎接大运会修建的东
安湖体育公园的标志性建筑东安
阁，是我国首座新建铜阁，主体内
钢外铜，瓦、脊、柱、枋则全用紫铜

造成，碧瓦朱甍，飞阁流丹，厚重壮
美，气势恢宏。

早晨，登东安阁东望龙泉山旭
日从山边冉冉升起，朝霞似烂漫的
青春火花光芒四射；莽莽群山从宿
雾中慢慢醒来，苍茫悠远，生机勃
勃！正午天朗气清之时，西眺杜甫

“窗含西岭千秋雪”句中的雪山万
道霞光！金乌西坠之时，晚霞的余
晖红满天际，最能催生吟诵“夕阳
无限好”的最佳心绪！

我站在东安阁上，登高望远，
在碧水蓝天的映照之下，远望四周
生意盎然，作为一个地道的龙泉
人，最容易感慨丛生，浮想联翩，思
绪万千。想脚下这片土地，诞生了
威震海陆丰的红二师师长董朗；想
刘伯承元帅曾在龙泉山中取得柳
沟铺大捷的往事；想在古驿龙泉驿
打响四川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夏之

时；想龙泉驿街上隆重欢送抗日志
士，后来英勇捐躯被追赠为将军的
抗日英雄张雅韵的热烈场面；想附
近龙泉山中唐明皇曾经赐名的长
松寺的千年银杏树和拄锡寺中曾
与蜀中司马相如、李白、苏东坡名
声不相上下的马祖道一，他主张道
不用修，有一颗平常心就最好；想
隐居在龙泉山中的大隐士朱桃椎
劝谕朋友看轻名利的著名诗篇《茅
茨赋》；想在这里当过县尉的唐代
三朝宰相段文昌手植松树的往事；
想刘备的儿子刘禅到湖侧的洛带
古镇玩耍玉带落井的传说；想有

“龙泉水蜜桃之父”之称的晋希天
一生钟情水果园艺，为龙泉发展奠
定基础的奉献；想龙泉如何在改
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从省市的
龙尾变龙头，从纯农业区变为观花
的旅游胜地再变为车城，进入全国
百强区的华丽转身；想厚重的人文
历史和金龙腾飞的发展促使大运
场馆及东安湖在这里诞生，使得这
里的阁、这里的水都有了不一样的
内涵，更相信通过大运会的洗礼，
这里的铜阁会更加壮丽、湖水更
湛蓝⋯⋯

龙泉驿，这个在唐宋时代建立
过东阳县、灵池县、灵泉县的地方，
这个成都到重庆千里古驿道上成
都出东门的首驿，如今是全国有名
的桃乡和车城，是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所在地，是今年 7 月 28 日至
8 月 8 日举行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主场馆的地方，世界各
国的大学生运动健儿将在这一展
英姿！住在这里的我，能不高兴和
自豪吗？！

几年前为了宣传家乡，我写了
一本《桃乡情思》书，今年又出版了
一本散文集《东阳流韵》。这两本
书现在都已置放在大运会场馆里，
让它与我一同见证大运健儿的英
姿，一同见证古驿的辉煌！

古驿因大运会而生辉
□傅全章

城
名名

泥壁沱的枪声
□孙贻荪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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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安湖体育公园 成都大运会执委会提供


